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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事岗位工作了几十年，曾经发生过许
多有趣的往事。它们就像掠过上海的一阵风，
当我回望这座城市，看见了留在都市墙上的风
刻痕迹。

! ! ! !外事交往，会谈讲究礼节，
生活尊重各国习俗，难免有不少
文化差异。就拿中国人与日本人
的宴请来说吧，日本人细心体
贴，总是费尽心思地打听客人喜
欢吃什么，哪些东西不能吃、不
爱吃、不想吃。如果你能把他们
精心准备的菜肴“一网打尽”，全
部吃光，他们会由衷高兴。因为
在日本，客人把主人招待的饭菜
全部吃光，是对主人厨艺的最高
褒奖，而这恰恰与中国式待客的
习俗礼节截然相反。因此就有了
以下的故事和笑话。

!""!年 !!月，我在东京研
修，第一次参加“家庭体验”，到
日本房东家做客。女房东把几种
菜分别装在几个大盘子中，再放
上公筷，让大家自由取菜。我看
到大盘中的菜量不多，不敢下
筷，担心很快会把大盘中的菜肴
全部吃光。如果不剩一些菜肴，
盘中空空，实在难看吧。从小长
辈就教育：去人家家做客，不得
贪食；把主人的盘子吃得光光，
很不雅观，人家当面不说，背后
也会笑话的。我可不愿日本人笑
话我们，所以没吃多少，就放下
了筷子。

女房东一个劲
儿地问我：“不合口
吗？”“不喜欢这些菜
吗？”
我摇摇头：“不，

吃饱了。”
“真的吃饱了

吗？”
“吃饱了。”
“不是吃不惯

吧？”女房东不放心
地问。

我很有礼貌地
回答：“菜的味道很

好。真吃饱了，谢谢。”
女房东看着我点了点头：

“看来饭量不大呀。”接着，她和
男主人分别操起盘子，把盘中剩
余的菜全部夹到自己的碗碟中：
“对不起，我们不客气了，剩下的
菜我们吃掉，免得浪费。下次少
做些，给您换个花样。”
第二次，菜的花样是换了，

但每个大盘中的菜量更少了。看
到我不再客气，和他们一道把大
盘中的菜都“消灭”光了，女主人
高兴地说：“太好了，都吃光了，
看来今天的菜合您的胃口。”

日本人到中国做客，“吃太
饱”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年，日本某公司的事务所所长到
任上海，那天，接风的中方主人
不断往日本所长的小盘里夹菜，
所长都老实地吃光，还不停地夸
道：“欧伊西（好吃）。”他越夸好
吃，主人就越热情，见他小盘空
了，马上给他夹菜，他再吃光，主
人又夹，他再吃……不一会儿，
这所长不好意思地向主人打招
呼，离席去了盥洗室。回来后又
接着“有请必应”地吃光、喝光。
桌上的菜明显少了下去，主

人担心菜不够，空盘难看，马上
又叫加菜。所长面显愁容，悄悄
地问我：“为什么还加菜？吃不掉
怎么办？”
我恍然想起，没有向他说明

过中国人宴请的礼节，暗暗责备
自己考虑不周，于是赶紧对他耳
语：“吃不掉或不合口，可以剩在
盘中。中国请客讲究‘有余’，您
不必介意剩下。”
“怎么不早说！”这所长怪

我，接着再也不动筷子了。主人
问他怎么不吃了，他回答：“上海
菜很合口，但我真的吃饱了。”的
确，他都吃撑了！

! ! ! !时代在变化，对外交流的一些细
节，也随之而变。如果不能及时更新认
知，难免会闹出笑话。

$%%&年 "月，我接待了三名俄罗
斯年轻技术员，他们是为了完成中俄国
际电路合作项目“跨欧亚电路测试”来
沪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我陪同他们来
到人民广场合影拍照，并给他们购买了
参观上海博物馆的门票。

参观之后，我们在黄陂路上一家
中餐馆招待他们晚餐。一同参加晚餐
的还有我方几位年轻技术员，大家通
过英语翻译交流。入席后，我问俄罗斯
青年：博物馆有意思吗？不料他们的回
答是：虽知道展品都是珍贵的中国文
物，但看不懂，不觉得有意思。这时，我
隐隐地感到了“代沟”，意识到自己工
作的疏忽。

为了打破尴尬的场面，我提议中俄
年轻人一起唱支俄罗斯歌曲。事先我与
中方技术部门的小伙子们沟通过，做了
些准备，他们基本都会唱中国人脍炙人
口的俄罗斯歌曲，例如《三套车》、《在莫
斯科郊外的夜晚》。然而万万没有想到，
那几个年轻的俄罗斯人却没有一个会唱
这些歌。于是，我们又唱《红莓花儿开》，
但是，我们又错了，他们仍然不会。中方
小伙子们和我面面相觑。

我忽然想起：卫国战争的胜利是
值得俄罗斯人骄傲的历史，即使是年
轻人也应知道这段历史吧。于是，我开

始唱《卡秋莎》，那位 '%岁的俄罗斯女
士随着哼唱起来。我们总算找到了一
个共鸣的载体，大家如释重负地合唱
着。而那两位 $%多岁的俄罗斯年轻技
术员，仍然不会这支歌，在一旁傻笑地
望着我们。
其实，这就像许多中国的 (%后、"%

后不会唱《洪湖水浪打浪》；我们的年轻
人到国外访问，外国友人向我们唱“一
条大河……”，而我们有些年轻人却不
知所措一样。涉外工作不仅存在“国
沟”，而且存在“代沟”。那天晚上，我们
最终能和俄罗斯年轻人谈到一块儿的
话题，不是卫国战争，而是中俄边贸；不
是上海博物馆的展品，而是普京总统的
个人魅力。
“达斯维达尼亚，达娃里希”（“再

见，同志”），在晚餐结束时，我用 ')年
前学会的一句俄语，向年轻的俄罗斯技
术员告别。但是，这三位俄罗斯年轻人
却笑得前仰后合，告诉我：现在俄罗斯
已不大说这话了，因为很少使用“同志”
的称呼。
这件事教育了我，也启发了我：外

事工作者应根据时代和形势的要求，不
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层次和调整自己的
知识结构，并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在
后来接待俄罗斯青年企业家代表团时，
我们没有因循守旧，安排他们在新天地
的西餐馆用餐，请他们观看现代舞表
演，结果气氛融洽，交流效果很好。

! ! ! !外事工作远非吃吃喝喝这么轻松
简单，更多时候，面临的是紧张应对、严
峻挑战。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以后有机
会还可再说，这里先讲一个吧。

*+%)年 &月的一天上午，在四川
北路的一座大楼里，我们接待了来自美
国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言而
喻，这家大公司的大老板有他的“大派
头”。在接待的前一天，我们已将出席双
方高层会见的人员名单全部确认完毕，
但这天下午，摩托罗拉公司上海工作站
的客户经理急匆匆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这位小伙子心神不宁地告诉我：第二天
的接待涉及一个紧急情况需要马上协
商，要求我方即刻给予答复。

当时我正埋头打电话调度接待力
量，听到小伙子有事相商，忙请他坐
下，问何急事？小伙子欲言又止，最后
还是鼓起勇气，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临时接到摩托罗拉公司总部的通知，
总裁身边跟着一位保镖，这保镖多年
一直跟随总裁左右，老板到哪儿，他就
到哪儿，一步不离。上司要求在出席高
层会见的人员中增加一个席位给大老
板的保镖。”
保镖？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第一次

碰到高级别的商务会见中，来宾公开
以保镖身份要求参加正式会晤，而且
这是外方主动拜访我方。我们在自家
地盘上接待客人，居然要给外国老板
的保镖安排席位，这不是闹笑话吗？是
美国人在耍大牌？还是他们担心上海
不够安全？如果给对方总裁的保镖安
排一个席位，岂不破坏了涉外关系对
等原则？岂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在自己
的地盘上存在危险？
不合适！这绝对不合适！我斩钉截

铁地告诉小伙子：“不行！没有考虑的余
地。”理由是：一没有必要（这儿很安
全）；二没有惯例（接待其他来宾也一视
同仁）；三没有可能（不会莫名其妙地开
此先例）。

小伙子无可奈何地跑到走廊里给
他的上司打电话汇报。接着，又急匆匆
地跑回来，苦着脸央求：“能否再通融一
下？务必请您帮助。”他的上司逼着他一
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在大老板面前
交不了差，担心丢掉饭碗。
我看着眼前的小伙子，真同情他，

但我还是果断地说：“不行。这不是你我
之间的事，这是两国大企业平等交往的

问题。请告诉你的上司：没有通融的余
地。”
小伙子呆立着，一副绝望的表情。

见他着实苦恼，我对他说：“请把电话给
我，我来和你的上司沟通。”小伙子把手
机交到我手中，我把刚才的话又对他的
上司———该公司中国区负责人说了一
遍。这位负责人仍旧坚持：如果中方感
到“不对等”，建议想个办法变得对等，
但一定要让美方大老板的保镖参加正
式会晤。
我差点儿扑哧出来。难道让中方总

经理也带上个保镖？“我们总经理没有
保镖，他出访美国也决不会带着保镖
去，即便美国不如中国安全。如果贵公
司总裁感到上海不安全，他可以取消来
访。”我直截了当地通知对方。
对方不作声了。我继续说：“这都是

‘",,’闹的，我很理解。但您现在只是怕
老板恼火，并没有试着去向老板汇报。
也许您的老板并不像您所想象得那么
可怕，也许他对上海的安全很有信心，
您不妨试试？如果他非要保镖跟随来
访，我们可以在贵宾厅旁边的接待室安
排保镖休息等待，若有急事，召之即来，
总裁先生该放心了吧。”
对方总算回应了一句：“好吧，我们

马上向总部汇报。”快下班时，对方回
电：美方总部同意中方的意见和安排。
第二天上午 "时，美国摩托罗拉公

司总裁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我们的大
楼前，一行人下了车，前呼后拥地进入
大楼。我在大堂迎接，看到总裁先生走
在前面，他的保镖紧随其后。保镖是个
体格健壮的彪形大汉，但神情和蔼。

我引领着总裁先生进入电梯，来
到楼上贵宾厅。总裁的保镖和另一位
随同人员自觉地走进旁边的另一间接
待室坐下，服务员随即给他们送上茶
水。直到整个会见结束，这位保镖都平
静地坐在这间接待室里等待，没有走
出房间半步。
高层会晤轻松愉快，双方领导侃侃

而谈，这天交谈的话题正巧就有摩托罗
拉产品的安全性问题。我坐在中方一侧
最后一个位置上做记录，时不时抬头望
着前顶脱发的美国大公司总裁，他的神
情透着安详。就这样，我们体面、热情、
安全、友好而有尊严地接待了来自大洋
彼岸、曾被“",,事件”惊扰得怀疑一切
的美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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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外事人生享受与催眠
$%%,年 ,,月 $(日，我接待

了一位特殊客人———“手机之
父”，-'岁的马丁·库珀先生。库
珀先生是手提电话的发明者.早
在 ,"&-年的美国贝尔实验室，他
就提出了“移动通讯”的概念。上
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初，经
过两年多的研制，世界上第一部
手机从库珀和他的伙伴们手中诞
生了。这天，库珀先生作为无线通
信业的先驱者和创建者访问上
海，他关于 '0移动通信的一席
话，后来得到了历史证实。
我方人员安静地望着库珀先

生，他用沉稳、自信的话语对最新
无线通信技术进行介绍，口若悬
河地描绘国际移动业务发展的蓝
图。接着，中方人员兴奋地提出关
于无线技术发展趋势的种种问
题。库珀先生认真倾听提问，静静
思考片刻，然后不紧不慢、一句句
地回答。双方的交谈此起彼伏，话
题投机。无论是谈话者，还是聆听
者，无论是提问者，还是回答者，
都全神贯注，非常投入。我在一旁
着迷地听，真是一种享受和学习！
这是我外事接待生涯中难忘的一
次“旁听”。

,小时 '%分钟的接待，不知
不觉到了结束时间，双方意犹未
尽，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当库珀
先生满头白发的身影消失在我的
视线里，耳畔仿佛还响着他滔滔
不绝鼓舞人心的话音。
后来，我又接待了一位来自

欧洲的“名人”。那天上午原定 "

点会见，但一直等到 "：&%，才见
一位身着暗色格纹西服上装、修
饰着时尚发式的中年男子姗姗来
迟。双方坐定，没等我方人员开
口，对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
己手头正在开发的一个软件项
目，一口气长篇累牍地讲了十几
分钟，但我们大家都没听明白这
个软件到底有什么用处、他为什
么要开发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与
我方有何关系、他为何来访、为何
介绍这个软件，他究竟想告诉我
们什么？

我方人员耐着性子听着，直
到他停下来喝水，正想插问，不料
对方优雅地抿了抿嘴，不等我方
人员张口，又继续谈起他的软件。
一旁的外方翻译不好意思地望
着自己老板，声音越来越低。这
场谈话就像在做催眠，令在场的
中方人员哭笑不得，失去了交流
兴致，任由对方滔滔不绝。会谈
时间一过，我方专家立刻起身，
对来客礼节性道声：“谢谢。”一
场陪听到此结束，送走客人，我
们长吁一口气。

以上讲的是外国人的故事，
但在我的外事生涯中，确实也有
个别中国人爱犯同样毛病。不懂得
给谈话对方留出讲话时间，长话、
大话、官话、一言堂，逼着别人听
“报告”，实在很失礼。谈话是门艺
术，学会像库珀先生那样有节奏、
有重点、有情趣地与对方交谈，即
使滔滔不绝，也不会使人打瞌睡。

吃光和有余

一曲!卡秋莎"

总裁的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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